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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蔣經國先生的政治生命，
與他稔知的老作家曹聚仁稱其中
的贛南時期為「前半夜」，以
1944年初他赴重慶中央幹部學校
出任教育長為分水嶺，並不無感
慨地說：「從他在臨川練兵到贛
南任專員，那六年間，的確是一
個革命的蔣經國。」小蔣其時未
屆而立之年，赴任江西省第四區
（贛南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
令，充滿朝氣，奮發有為，留下
了不少勵精圖治的事蹟，展現了
獨當一面的幹才，也為以後邁上
更高的台階打下了根基。由江西
省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輯的
《蔣經國贛南文存》（中國文史出
版社，2011年2月），匯輯的正是
他在那一時期的專論、時評、演
講、訪談、工作報告乃至訓令
等，若與前些年出版的《蔣經國
日記》、《蔣經國回憶錄》（其實
也是日記體）的有關記載相互參
讀，當可察知蔣氏的思想底色、
施政理念以及在某些具體問題上
的立場和舉措，是了解和研究其
事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贛南文存」按年編次，共收

文一百零三篇，其中有1943年的
兩篇悼亡文，分別是寫周崇文的
《用血汗灌溉了快樂之花》、寫陳
明光的《生．死．再生！》，通
篇情真意切。周、陳生前的職級
較低，前者是幹事，後者任保
長，說明蔣當年非常體恤下屬，
毫無「太子」習氣。但讀到這兩
篇文字時，我發現另有兩篇悼亡

之作卻刊落了，而它們在蔣的著述中似更重要亦更有影
響。
一篇是悼念南康縣縣長王后安的長文，發表於1942年

桂林《大公報》，題為《一個縣長的死》。據曾任該報總
編輯的徐鑄成先生回憶經過情形：一日下午，他接到一
個電話，是素昧平生的蔣經國打來的，說路經桂林要去
拜訪他，徐以報社所在地路況不佳，約定去蔣之下榻處
見面。雙方寒暄後，蔣取出一份手稿，說是紀念一位亡
友的，問能否在《大公報》刊登。徐粗略看過，感覺文
詞清新、情意真摯，當即允諾及早刊出。他在《徐鑄成
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1月）中
寫及此事時表示，蔣的文章不在贛州《正氣日報》刊

登，而交《大公報》發表，是因為後者影響更大。也許
因為年代久遠而當事人記憶力衰退，回憶錄有關記述涉
及的人名、任職地名及發表日期均有訛誤。經我多年前
翻查舊報，確定該文是在3月17、18和19日《大公報》連
載了三天。
江西當地的文史資料另有一種記載，稱蔣親自主持王

后安追悼會，並撰寫《贛江的水依舊在流》一文表示痛
悼。奇怪的是，那一篇的題目沒有多少感情色彩，而這
一篇卻帶有深沉的詩意。究竟是一文兩題還是完全不同
的兩篇文章呢？恐怕還需通過對原文比照才能得出結
論。
另一篇是悼念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的，蘊藉的哀痛顯然

更深。王任縣長三年多，大力推行蔣經國提出的「新贛
南運動」，提倡教育興國，興辦上猶中學，創刊《上猶日
報》，剷除「煙、賭、娼、匪」四害，為人清正廉潔，享
有很高的民望。1942年底，他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
院，但因一貧如洗，只能變賣家當治病。上猶縣政府曾
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而院方竟
嫌他小氣，不肯提供好藥，終在1943年3月7日病逝。在
追悼會上，蔣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
的悼詞。他說：「去年南康縣長王后安逝世，等於斷了
我的一隻左手，今年上猶縣長王繼春病故，等於斷了我
的一隻右手。」他指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死的，而是
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
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
人家的死活⋯⋯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把人當作貨物，
這到底是甚麼世界？這到底是甚麼天下？」他好似面對
死者哭訴：「你所留下來的東西，只有兩件破的襯衫
褲，一雙破的膠皮鞋子，兩雙破的襪子，和幾本書，你
所最愛的兩雙黃雀子也先後死了，但是你留了很大的產
業─—革命的精神。你臨死的時候說：『王繼春可以
死，上猶不應當死！』繼春！你並沒有死，你天天會和
我們活在一起的！你可以相信新的上猶，新的贛南是永
遠不會滅亡的。」他最後疾呼：「讓我們來接受你所遺
留下來的革命銳劍，讓我們拿起這把銳劍，去衝殺國家
的公敵，去掃除革命的障礙，去開闢自由的血路，來創
造人類的幸福！」
據曹聚仁先生在《蔣經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4

月）憶述：「我曾讀過一篇蔣氏哭王縣長繼春的文字
（原題為《讓我們來接受你的革命利劍》，曾載東南各
報），一字一淚，含蘊㠥超過倫理關係的愛。有如慈父哭
子，愛侶悼亡，契友折翼那麼深摯，出之於肺腑的哀
號！友人V兄，他和王縣長有點私誼，那時候也在泰
和。蔣氏痛哭王縣長那一刻，他也在場。他說：『蔣氏
嘶聲啜泣，淚盡繼之以血，骨肉之間，也不過如此！』」
曹還引用一位當地友人的話：「士為知己者死，替蔣經
國做事，死了也算有點意義，王繼春可以瞑目了！」可
見，哭悼王繼春的文章，也存在一文兩題還是兩文兩題

的疑問，值得查證核正。文中提及「東南各報」，應指當
時的《正氣日報》、《前線日報》和《東南日報》等，而
據前述徐鑄成的回憶錄，該文也經他之手在桂林《大公
報》刊出，顯然其影響超出了東南各地。
蔣經國的祭文，誠如曹聚仁所言，是「聲情並茂，如

泣如訴」。不僅在一個多甲子前，即使今時今日讀過之
後，也很難不令人動容！政協上猶縣委員會今年2月專門
編印了《王繼春在上猶》一書，以資紀念。像這樣廉潔
奉公、鞠躬盡瘁的公僕，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度都堪為各
級官員的表率。這兩篇悼亡之作，既表達了蔣對兩位優
秀部屬的痛惜和懷念之情，也反映了他對下屬在道德品
格上的期許和表彰，還流露出對社會環境及腐敗風氣的
不滿和憤恨，對了解蔣氏的贛南史跡尤其是與團隊成員
的同志情誼至關重要，然而竟未能收入「贛南文存」這
一文獻，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文存」固然不是「全
集」，可以不必求全，但既然收入了有關周、陳的悼亡
文，卻又遺漏了紀念二王的名文，則是無論如何說不過
去且令人不解的。
還有讓人不解的是，「贛南文存」作為一部歷史性文

獻，參與編選者不少，但沒有給各篇加上必要的題註，
也沒有註明文章發表、演講舉行的日期、刊物或場合
等，這就索解為難，給讀者留下了太多的不便。例如，
1942年內有一篇《論輿論界的職責——勉本報同人》，既
像是在報社的演講，又像是報紙的社評，通篇的「本報」
是指哪份報紙呢？讀者自然無從知曉。很可能是指贛南
地區的機關報《正氣日報》，但這只是我的推測，不敢遽
下斷語。這部「文存」似此缺乏應有的註釋，其文獻價
值便打了不小的折扣。

宋仁宗是宋代獲評價最高的皇帝，一來是他性
情寬厚，仁恕愛民，二是他襟懷寬廣，能夠接受
大臣的直言規諫，並在日常生活中自覺進行行為
約束，被譽為是有宋第一仁主。
宋人朱弁的《曲洧舊聞》裡載有一個宋仁宗拒

吹枕頭風的故事。某日退朝後，仁宗回到寢宮，
脫下帽子直嚷頭癢，讓內侍趕緊把專門給他梳頭
的女官叫來。女官在給仁宗梳理頭髮的時候，看
到他懷裡有文書，就問是甚麼事情。仁宗答說：
「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諫官認為是陰氣太盛所
致，故上書讓宮裡裁減嬪妃侍從的人數。」女官
聽了以後很不屑地說：「那些宰相和御史，家裡
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員，只要官職稍
一如意，也會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數，皇上身邊不
過就幾個人，他們就大喊『陰氣太盛』，要求裁
減，難道只許他們自己逍遙快活？」
見仁宗默然不答，女官又問：「這個建議必須

執行嗎？」仁宗說：「諫官的建議，哪能不執
行？」女官仗㠥自己平時為仁宗寵愛，認為再怎
麼裁減也輪不到自己，於是賭氣說：「如果一定
要執行的話，就請皇上先把奴家給裁掉。」仁宗
當即站起身，讓掌管嬪妃名冊的內侍馬上攜帶名
冊到後花園來，並下令看門者，即使是皇后前來
也不准進入後花園。不一會仁宗就傳下命令，讓
梳頭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盡快攜帶私人物品從
內東門出宮，事情辦好之後，馬上回奏。
當時已是吃飯時間，皇后為了不耽誤仁宗吃

飯，親自去督辦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才
開始吃飯。其間，皇后始終不敢問原因，直到飯
後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問：「梳頭的女官是
皇上平日最為恩幸寵愛的人，為何第一個就把她
裁減出宮？」仁宗說：「這人勸我不要接受諫官
的建議，怎能把她留在左右？」後來，皇后時常
以此事告誡宮中的嬪妃宮女，讓她們不要亂說
話，更不要干預政事，不然就像梳頭的女官那
樣，為皇上所不容。
不過，宋仁宗也不是天生就有這樣的免疫力，

而是在吃過虧之後得出的教訓。之前最受仁宗寵
愛的張貴妃，想讓伯父張堯佐做宣徽使，於是在
仁宗的耳邊大吹枕頭風。仁宗不忍拂逆其意，某
日上朝遂向百官宣佈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結果
遭到了諫官包拯的激烈反對。辯駁的時候，包拯
站在仁宗的面前滔滔不絕，口水星子都濺到了仁
宗的臉上，令仁宗十分狼狽，最後不得不罷議此
事。
宋代的國策是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也要

受到士大夫的監督和制約。換言之，宋仁宗耳邊
的枕頭風再盛，他也無法僅憑個人意志為所欲
為。而這種監督體制，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皇帝
對於自我有㠥更為清醒的認識。這也就是宋仁宗
能夠拒吹枕頭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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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最醉人心脾的，是到處飄散的芳香
氣味，粽子和艾草的自不必說了，浴蘭、
「鬥百草」和雄黃酒也是嗅覺的一大享
受。《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謂之
浴蘭節。荊楚人並踏百草，又有鬥百草之
戲。」
浴蘭用的蘭，並不是現在的蘭花瓣，而

是佩蘭，至今江南農家不少地方還有種佩
蘭的習慣，在涼開水裡，泡幾片新鮮的佩
蘭葉，就是他們夏天最解渴的飲料。多種
一些，到端午洗過蘭湯浴，繼續生長的佩
蘭就用不㠥很多了。用蘭湯洗浴以後，淡
雅而穩重的芳香讓人整整一天心情愉快。
洗完蘭湯浴，孩子們的節目就是去玩鬥草
了，玩這種遊戲的用意，大概是為了讓他
們掌握一些草藥的知識。從過年時的喝屠
蘇酒，到三月三祛邪求吉，再到端午去五
毒，基本的保健祛病知識，就包含在了這
些節氣活動中。
白居易《觀兒戲》詩說：「弄塵或鬥

草，盡日樂嬉嬉。」鬥草選用的都是葉柄
比較堅韌的植物，車前草就是比較理想的
選擇，有些地方還用白楊樹的葉柄，兩人
雙手捏住了一根的兩端，十字相套後一
拉，誰手中的沒斷，誰就贏了。范成大的
《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青枝滿地花
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就描寫了鬥完
草的場景，不過，這是武鬥，大一點的孩
子，甚至大人則更喜歡文鬥，文鬥先要採

集各種花草，然後拿出一種，報上名稱，
另一人則要拿出相應的花草，比如，你報
「美人蕉」，我出「君子蘭」；「狗尾草」
對「雞冠花」。誰採集的花草多，種類齊
全，誰就容易成為最後的贏家。蘇東坡所
謂：「尋芒空茂林，鬥草得幽蘭。」前期
的準備工作，就變得很重要了。
報花草名時不僅需要了解當中花草的別

稱，還要有足夠的想像空間，比如《紅樓
夢》中，香菱和幾個丫頭各採了些花草玩
鬥草。這個說我有「觀音柳」，那個說我
有「羅漢松」，這樣直白而對的例子是不
多的。所以接㠥豆官說：我有「姐妹
花」，這下把大家難住了；香菱說：我有
「夫妻穗」。豆官見香菱答上了不服氣地
說：「從來沒有甚麼夫妻穗！」香菱爭辯
道：「一枝一個花叫『蘭』，一枝幾個花
叫『穗』。上下結花為『兄弟穗』，並頭結
花叫『夫妻穗』，其實唯有這樣，這個遊
戲才不至於難以為繼。《鏡花緣》描述
的：紫芝讓大家文鬥，她說「古人有對名
對，對得最好：『風吹不響鈴兒草，雨打
無聲鼓子花。』假如耕煙姐說了『鈴兒
草』，有人對了『鼓子花』，字面合適，並
無牽強。接㠥再說一個，或寫出亦可。如
此對去，比舊日鬥草豈不好玩？」這就是
更高一個層次的鬥草了，所以，這個遊戲
是適於各種人玩的。在做遊戲的同時，可
以掌握各種花草植物的知識，也可以通過

它來提高文學修養。
鬥草也不僅限於端午，北宋晏殊的《破

陣子》就說：「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
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
聲，日長飛絮輕。巧笑東鄰女伴，採桑徑
裡相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
贏，笑從雙臉生。」范成大描寫兒孫鬥草
的時間也是在：「莊下燒錢鼓似雷，目斜
扶得醉翁回」的清明節。
唐朝各階層的婦女都喜歡玩鬥草，《劉

賓客嘉話》載：「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
日鬥百草」；李白在《清平樂》說：「禁
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鬥，
只賭珠璣滿鬥。」崔顥《王家少婦》詩：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
少，複倚婿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
長。閑來鬥百草，度日不成妝。」鄭谷
《採桑》詩：「曉陌攜籠去，桑林路隔
淮；如何鬥百草，賭取鳳凰釵。」五代
時，南漢主劉鉞玩得比較瘋狂，他在皇宮
後苑遍植奇花異草，每值春深花繁時節，
就會組織一班宮女鬥花取樂。早晨打開後
苑大門，一聲令下，宮女們蜂擁而入隨意
採摘。到規定的時間鎖上門，宮女們被集
中起來，在大殿中比勝負，輸了就要交出
銀子的，而最終的目的是湊錢大家吃一
頓。婦孺以外，成年男子也玩鬥草，李商
隱《代應二首》道：「昨夜雙溝敗，今朝
百草輸；關西狂小吏，唯喝繞床聲。」爭
強鬥勝是人天生的一種本性，每一種爭鬥
的形式，只要條件允許，都可以豐富、完
善到讓不同人樂此不疲的程度，其中也可
以包含各種不同價值取向的多樣性，就看
社會提倡甚麼，營造甚麼樣的氣氛去引導
和利用它了。

天天免不了看電視，忍不住又要來寫一寫電視上出現
的錯別字。
「里」字，可以是「裡」，成語有「裡應外合」；但簡

體作「里」，這個里，卻有它的本義，是距離長短，例如
一里（一百五十丈）；又如「鄉里」、「里弄」，這是指
一鄉、一弄（巷）。
這天在電視上看到一句「高風傳鄉裡」，是在讚一位長

者的高尚作風的，依整句的意思，應該是「高風傳鄉
里」，傳遍家鄉處處。寫成「鄉裡」，勉強也說得通，傳
到鄉裡面去了。不過，這顯然不是原意。
「里」和「裡」實在以不混用為宜。地名如「裡海」，

是內海的意思，不是一里的「里海」。
又一天，在電視上看到一句：「微言必有大意」。「微

言大義」是很流行的成語，寫成「大意」，真是大意了。
又一天，見「明知顧問」。也應是流行的成語「明知故

問」。不過現在「顧問」太多，常見常用，一下子就把

「故問」寫成了「顧
問」。
「前仆後繼」，有一

天見到作「前僕後
繼」。
「僕」的簡化字是

「仆」，現在把簡體的
「仆」繁化為「僕」，就不妥當了。簡化字與繁體的轉
換，現在常常成問題。這是一例。
「仆」字不一定要當做「僕」，因為「仆」字有它的本

義，就是向前衝跌，打仗時「前仆後繼」是英勇的行
為。
中醫成藥的說明中，常把「白朮」寫成「白術」，其實

不應有此錯，白朮是藥名，專有名詞。又，見到有「姜
制厚仆」，「姜制」二字，不知是「羌製」的簡體，還是
錯字。
「慕名而來」，有一天見寫作「冒名而來」，應該也是

錯了。雖然有時也可能有人冒名去見人，但慕名而去見
人是更常有的事。
上面說的這些字，還是容易斷定是與非的。有一些

字，就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例如「也」與「都」。
在普通話中，「也」與「都」的用法是有分別的。
「你去，我也去，我們都去」。這是普通話的習慣用

法。「你去，我也去」，這裡的「你」、「我」，都是單
數，相等的。那麼，你去，跟㠥就是我也去。把「我」
改成「我們」也可以的，但前後都同樣是相等的「你
們」、「我們」。「你們去，我們也去」，或者可以加一句
「大家都去」。

簡單來說，是包括全體的，說「都」；一個跟一個
的，說「也」。
不過，廣東話中，都說「都」。「我也去」說「我都

去」，「我們也去」說「我們都去」。
哪一個說法才對，這恐怕沒有必要討論，大家都有自

己的習慣就是了。
有個「著」字，就也常常搞不清楚。
「著」字有二個音義，一是「著作」的著，一個「附

著（㠥）」的㠥。這是清楚的，但是「土著」應該讀哪個
音呢？現在常常聽到讀著作的「著」，但我總覺得這是說
附㠥在那一片土地上的居民，應該用「㠥」，土㠥
（著）。

還有一天，見到「鬥蓬」，一時不明白，再想想，該是
「斗篷」。

最令我始終弄不清楚的，是「煙帽隊」。在新聞報告
中，第二個字都讀「帽」。但我總懷疑是「霧」，是在煙
霧中救火的隊伍。但又想，可以有一種「煙帽」，救火中
是戴這種帽子的。到底是甚麼，希望得到指教。

端午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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